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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的朋友
□王留强

微信朋友圈，仿佛一个磁场，吸引着南
来北往的朋友们。

在朋友圈里，你邀我，我加你，一来二
去都成了朋友。像逻辑学上的传递关系，
我加了 A，A 的朋友就成了我的朋友，A 加
了B，B的朋友便成了我的“表朋友”。这种
朋友关系的传播，极像是一种可爱的传染
病，迅速蔓延散播交叉感染。又像是搞传
销，通过朋友的拉扯，最后统统相聚于一个
大厅里，接肩比踵，交流探讨，点赞吐槽，最
后都成了同一圈内的朋友。

圈子大了，什么朋友都有。心情不一，
文字各异。女性朋友们发的多是美容教子
购物养花做菜的东东，男性朋友们发的多是
政治军事体育喝酒户外的内容。但也有极个
性的，有人专门转发些路边小道消息，有的顺
道捎带些寻人寻狗信息，有人专发一些瘦削
自拍照，有人专发一些令人垂涎的菜肴。朋
友圈里的信息，像是一本百科杂志，内容包罗
万象，应有尽有，图文并茂，色彩丰富。

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入了朋友
圈，就得相互问好致意。朋友发了一点心
得或图片，你看了就得有所表示，较熟悉的
点个赞，特别熟悉的还得来一两句评价，赚
个好人缘。在朋友圈里，如果你只看不点
评，后果只能自负。因为你自己也会发一些
文字和图片，说几句心里话，如果没人答理
你，那岂不是没一点面子？但是点赞也不能
不看就点，人家生了病，或者养的花枯萎了，
你去点个赞，那就属于眼神不济。人家在报
刊上发表了作品，或者跟某个
明星大腕零距离接触了，晒一
些图片，你只是打酱油般不闻
不问，显然有失朋友范。我是见
了原创或转来的好文章，除了点
赞好评大多还要收藏，有的还转
发给圈内熟悉的朋友共享。我
偶尔也发些原创文章，看到朋友
们给的好评和赞赏，像是发表了
处女作，内心充满惊喜，热流回荡。

有一天，我翻查了一下朋友圈，发觉朋
友多达百十个，虽然他们各自都穿着马甲戴
着面具，但熟悉的还是可以认得出来，其他
大部分就不知何方神圣了。面对天天熟悉
的名字，却不知人家是男是女，长相如何，身
在何处。但朋友们就这么混着，互敬互爱，
尊敬有加，相安无事。朋友圈里都是多年的
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保不齐哪天还真会
在街角和酒桌上相遇。不像QQ群，成分复
杂，多不相识，有披着羊皮的狼，有戴着面具
的鬼，他们可以唇枪舌剑，狼烟滚滚，最后
撕破脸皮，四散而去。

朋友圈成了朋友加深友谊的好场所。
朋友发些即时的游览图片，我知道了他的行
踪；朋友晒出了生日宴美食，我知道了他的
生日，马上道声生日祝福；朋友将一行半句
即兴文字发出来，我便明白了朋友近日的心
情。在圈里，我可以问候，可以祝福，可以调
侃，可以肆无忌惮，但朋友就是朋友，这里四
季温暖如春，每天都是风和日丽。

除了紧要工作，每天闲暇下来都要打开
朋友圈，看着熟悉的名字和头像，浏览着朋
友们的心情文字，感觉一整天都在与他们相
伴着，没有孤独从不寂寞。因为朋友圈，我
们成为快乐的人。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央人
民 广 播 电 台 播
出了一条震惊世
界的爆炸性新闻
——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成功

了！它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又揭开
新的一页，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有志气，
有能力，可以攀登任何科学技术高峰，
它打破了超级大国核垄断的美梦，妄想
称霸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它的试验成功，震惊了美国总统，英
国首相，印度总理和日本天皇。使赫鲁晓
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时说的“20年内你们
也搞不成原子弹”的断言成了笑柄，并使
他从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这已是 50 年前的往事了，但它毕
竟是我生活和战斗了 20 年的地方，又
是在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亲自参加
下发生的，怎能使人忘怀！

我国的核试验场，设在敦煌以西，
塔里木盆地以东，天山山脉以南，阿尔
金山以北，方圆约一万平方公里，人称

“死亡之海”的亘古戈壁。
从飞机上向下看，这里是茫茫戈壁，

山峦起伏。黑赤色的是鹅卵石，黄色的是
沙丘，白色的是盐碱滩。上无飞鸟，下无寸
草。若能看到一只黄羊或野兔都会感到亲
切。这里自然条件相当严酷。要在这里生

活，必须得经受住“风”、
“热”、“水”的严峻考验。

风，每年刮大风
50 天以上，春季特别
强烈，最大风力可达
十多级。常常刮得飞
沙 走 石 ，天 昏 地 暗 。
汽 车 在 戈 壁 滩 上 行
驶，狂风迎头袭来，沙

石会把车身上的油漆打得露出白色铁
皮；从尾部刮来，会使驾驶员难以控
制；如从侧面袭来，又会把汽车掀倒在
地。即使是小一点的风袭来，也会把

帐篷刮得翻来覆去，支离破碎。
热，根据资料记载：这里七八月份最

高气温可达55摄氏度，砂石和流沙温度
可达7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达35摄氏
度。在这里室外用寒暑表是无法测量的。
帐篷里的蜡烛全融化成水状。身上的汗珠
还没来得及冒出来就被蒸发干了。炎热的
中午，汽车引擎盖会被晒得火烫一般，若手
背或胳膊触到，能使你疼上几天。

水，这里奇缺，走上百把里也难找到
一滴水，出来建点的人们好不容易弄到
一盆水用处可多啦，先是洗菜、蒸馒头、
再是洗脸、洗脚、最后再浇地、和泥、制氧
等。这里的水碱性大，人们喝了会腹胀、
肠鸣、拉稀，没有十天半月工夫是不能适
应的。倘若你乘汽车在路上断了水，再
碰不到过路车，那可要倒大霉了。

经过五年五个月的艰苦奋斗，试
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记得那天，试
验场上空，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全体
参试人员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全场
联试和综合预演完成了，星罗棋布的
帐篷拆除了，人员和生活物质转移了，
沿爆心通往各点公路上汽车疾驰形成
的白色尘带消失了……所有的参试人
员都集中在红岩山上。

此时试验场的生命除了坚固的地下
隐蔽工事内的少数人员外，就算是鼠、兔、
羊、狗、猴了。被固定在掩体内外的是鼠、
兔、羊、狗，在办公桌前跳上跳下，在驾驶
舱摆弄着方向盘、操纵杆的是猴子。它们
也穿上了特制的黑、白、红、绿、蓝的条色

“服装”。有人讽刺地说，此时的试验场，
是一个动物的世界，猴子的王国。

忽然，喇叭里传来雄壮的军乐声，
播放着实验进展的实况，开始不断地
核对着实验的时间。

“现在是零前三十分，各特定点工
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

…… ……
“零前十秒、九、八、七、六、五、四、

三、二、起爆！”
轰隆隆，似春雷巨响，震耳欲聋。

地面很快翻起一个粗大的尘柱与云团
接连，形成了蘑菇状的烟云，潇洒自如
地耸立在苍天与大地之间。这时的人们
都屏住了呼吸，只感到热血塞喉，什么话
也说不出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
们的国家确实强大起来了！”喇叭里传来
了刚劲有力的声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了！”红岩山沸腾了，人们欢呼
着、跳跃着、拥抱着,无数个军帽被抛向空
中，还有的战士们把班长抬起向空中抛
去。不少人留下了激动的热泪……

顷刻间，穿云取样的火箭和高炮发
射了；穿云取样飞机拉着一丝白烟向蘑
菇云层冲去；担任计量侦查防化分队，
身着防毒服，手拿测量仪进入了危险地
带；担任电影制片、回收取样的科技人
员们也都乘车风驰电掣般地向试验场
区内驶去……

我为了饱尝眼福，抢过了望远镜，
向试验场望去：呀，爆心成了一片红海，
优质钢材的铁塔不见了，周围的地区建
筑物已夷为平地，距离爆心较近的效应
物，有的已化为灰烬，有的成了铁疙瘩，
有的被冲击波冲击得七零八落，人仰马
翻……“快，让我也看看”，望远镜在战友
们之间传来传去,都想多看几眼这个美丽
的“蘑菇云”，各测试点的测试结果，很快
传向指挥中心。年近花甲、曾留学欧美
的科学家王淦昌同志根据现场的景象和
测到的部分数据，肯定地说：“这次核爆
炸超出设计当量——试验圆满成功。”

此刻，现场总指挥、身经百战的张
爱萍老将军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拿起电
话用颤抖的声音，把这激动人心的消
息传到北京，报告给了敬爱的周总理。

远方，蘑菇烟云继续冉冉升起，加上
清澈蔚蓝天空的衬托，活像一朵巨型的
雪莲花悬挂空中，它洁白无瑕，是全体参
试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它凝结着全体参
试人员对祖国对人民的情和爱，把它奉
献给自己的祖国，奉献给伟大的人民。

让我们永远记住吧——公元1964年
10月16日15时，这庄严而难忘的时刻！

我喜欢看戏，一出老戏能看几十
遍也不厌烦。说来也怪，有的戏明明
都会唱了，还是一遍一遍地看了又看，
听了又听，其中的情由恐怕不是简单
的“喜欢”二字所能说清楚的。可是，
我就是这样的人，一旦沉溺于什么，便
一头扎进去，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人常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
傻子，这话不假。那些苦情戏，刚一拉
弦，词未出唇，人就不免悲从中来。第
一次看戏掉泪因为《秦雪梅》。那一年，
我二十岁，背着家人偷偷喜欢上了他，
可母亲却不大喜欢他。也不是他不好，
母亲只听说过他几次，一回也没见过
他，有什么理由讨厌他呢？想来那时的
母亲心里充满了提防戒备，对每一个妄

图靠近女儿的青年人，都如临大敌，生
怕委屈了自己的闺女。

“他家条件不好，将来怕是要吃苦
受累。”母亲说着小心地看了看我的
脸，唯恐哪句话说不应惹恼了我，母
亲沉默了一会儿，忍不住又自言自
语：“他哪好呢？个也不高，长得又一
般……”“咋了，他再不好，我愿意……”
母亲的话还没完，就被我呛了回去。

恰恰那晚，乡里来了戏班子，唱的
就是《秦雪梅》。母亲和我相挨着站在
人堆里，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泪簌簌而
下，母亲的眼圈也红了。我是为“秦雪
梅”不幸的爱情遭遇而悲戚，母亲则是
为我伤情而难过，估计那一刻，母亲已
经默许我与他的婚事。因为，在母亲
心里，我的快乐才是至关重要的，至于
其他的，都算不得什么。好在，我运气
还可以，日子过得也不错，否则，叫我
的母亲情何以堪？

这些年，看过的经典剧目数不胜数，
听过的名家名段美不胜收，同样的角色，
不同的人演来，行腔韵调、手眼身法自有
不一样的风情，正好比花鸟虫鱼、梅兰竹
菊，难堪愚贤高下，不过是凭人一己喜好
罢了。倒有一出戏，好多年了一直萦在
心头念念不忘，想起“戏”就能想起它。

戏的名字真不知道，那晚我散步
到广场时已经开戏了。唱戏的也是票
友自发组织的业余小剧团。 戏里的
故事很俗套，一个后娘疼爱亲生，虐待

继子，甚至觊觎家财设计谋害于他。
私下认为，做母亲的只喜欢自己的孩
子，原也无可厚非，不能把别人的孩子
当成亲子一般看待也正常不过，只要不
害人便了。不必嘲笑我境界低下，人心
原本就有高下之分，我本凡人，固然不能
如天使般崇高，但也绝不像撒旦般疯
狂。闲话少叙，还是继续看戏吧，原本落
套的戏本子，妙就妙在那个可怜的孩子
他有个母亲——气息已尽而魂魄不散的
母亲，阴阳两隔仍心系娇儿的母亲。可
能是母子连心吧，但凡儿身有难，万般无
奈求助无门之际，仰天哀嚎声声唤娘之
时，母亲便挺身而出，于万劫不复之中救
儿生还，尽管阴气深深的娘近不了儿身，
护子怜子之心却与世间母亲一般无二。
原来，做鬼也是可以如此温情脉脉的，原
来，即便离世也减不了半分母亲的心啊！

这出戏的名字至今我仍不知道，
这样的乡间小戏也仅看过一次，然而
却终究难忘。就像偶然做过的一个
梦，偶尔读到的一本书，不经意中遇见
的那个人，多年以后，你知道它终究走
过你的生命，与你而言不是一片空白，
对它来说也不是一场萍聚。就像看戏
一样，台上的人唱一句，台下的人叹一
声，初见亦是重逢。弹指间人生半旧，
有几人能如“戏”一般经年不散，入我
心解我意，相视一笑灵犀透，冰心玉壶
两相宜呢？

哦，还是耐心看戏吧。


